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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青春年少
爱恨纠缠

22 自私的艾希

“艾希，人只要没死，就不可能永
远活在过去。”南冰没有正面回答我。
我正回味这句话的意思，她已经摸着下
巴色眯眯地笑起来：“他年纪一大把了，
小腰倒是紧实得很，手感妙不可言。”

“关诚也就二十五六岁，不会再
大了吧，说得他跟上辈人似的。”我忙
为不在场的向海挽回点儿分数，“向
海不是也有腹肌吗？你至于这么新
鲜啊！”

“27岁了。”她答道，随即笑出声，语

气像是加了糖的美式咖啡，微苦里有一
丝甜，“向海跟我在一块儿时，还有小肚
子呢。”

在各种雕塑体形的美男文化还未
盛行，满脸横肉的叔叔在电视剧里演主
角时，正经读书的男孩子哪会有健身的
概念。

我见过17岁的向海光着膀子打篮
球，他就是普通的中学生体形，身上的
汗珠子都闪着熠熠生辉的“青春”的光，
整个人跟钻石似的。

站在聒噪的女生群外，南冰的双眼
里像盛着两把直直抛向他的火焰船锚，
浓烈而沉静，心无旁骛，义无返顾。

当时，向海以一个3分球奠定了全
队的胜利，他在欢呼声中跑向南冰，亢
奋得双脚像马蹄子般一起一落，好一匹
少女梦中的金色独角兽。

我看着他们，两个天真无邪的少
年，在最美、最无畏的年纪全心全意地
想一生在一起，真的特别美，美过千山
万水。

因为他们成全了所有人最不切实
际的幻想，整个学校里没有一个人敢冒
着成为全民公敌的危险去试着拆散这
对儿吉祥物。最后，公主和王子没有在
一起，放不下的反而是我们这些把童话
故事当真的外人。

“你家杨杨倒一直那么瘦，你俩抱
在一起也不嫌硌得慌，像两块搓衣板
儿。”南冰迈着两条大长腿径直往前走，
留下一个背影，“如果最后和你领证的

人不是他，我就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我小跑两步追上去，挽着她的手

说：“我们肯定不会分开的。”想了想，我
又补充：“除非他劈腿。”

“你看好自己就行了。”
南冰戏谑地冲我一挑眉，我猜不透

她看透了多少，忙不迭地补充：“我才舍
不得呢，他那么好。”

“因为一个人的好才爱他，你总有
一天会因为察觉他的坏而离开他。”

她还是看穿了我。
杨牧央是一块本应躺在橱窗里标

着高价的水晶，却落在了我的手里，我
觉得这一切像个阴谋，仿佛注定了他以
后会变坏，以此惩罚我的侥幸。

毕竟没有人会永远纯洁无瑕，当杨
牧央不再是杨牧央时，我不敢问自己，
还能爱他多久，还能爱他多深。

也正因为我的不坚定，这份恋情在
我心中才一直轻飘飘的，像一间粉色的
空中楼阁，美得虚幻而脆弱。

“可我不想和一个坏人在一起。”我
语气疲惫地为自己辩解，“单是应付自
己的烂摊子，我就已经够烦的了。”

“你真自私，但是自私好过无私。
你要一辈子都最爱自己，有时可能觉
得心里有个洞眼儿，身体却是完好无
损的，好过多少遍体鳞伤的痴男怨
女。”南冰的话里完全没有讽刺的意
味，她看我一眼，淡淡地说，“至少，好
过我。”

南冰说我自私不是第一次了。

我首先想到的是，自私有什么问题
吗？身陷沼泽的我环顾四周，有的人
早已自顾不暇，而有的人巴不得我沉
没。不救自己，谁来救我；不爱自己，
谁来爱我？

当初对我穷追不舍的杨牧央，
也是在曾经不起眼的我懂得收拾自
己后，才注意到“隔壁班那个漂亮的
艾希”的。

外人都把我当作一个华美、精致的
珠宝盒，最适合收纳剔透易碎的水
晶，却不知道这盒子里没有鲜红的天
鹅绒，只有一块猪肝色的破抹布。其
实，杨牧央与外人也没多大区别，他
从未见过我恶劣不堪的一面，想想我
就觉得心脏被颠了一颠，于是，我面
对他时更是严防死守，极力伪装自己
是“他所了解的女朋友”——至纯至
真的人。

生活已经足够灰败阴冷，我无论如
何也不想把会发光发热的他弄丢了。

在李老师家没待多久，南冰就催着
我走，不过事儿也办完了。

李乐意对我的稿子相当满意，但也
提出了问题。

虽然我的作品线条很流畅，但用鼠
标上的色还是略显僵硬，真后悔当初为
了省钱，在数位板和扫描仪中，我选择
买了相对便宜的后者，结果要花的钱还
是得花。

（摘自《北京人在北京》 琉玄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

迷雾重重
谁是真凶

见准王妃30

“越复杂的内情，就会有越多的漏
洞，让我们抓住更多线索。所以，复杂
不是坏事。”黄梓瑕说。

李舒白凝视着她，她的脸上并无半
丝犹疑，十分平静，这是一种充分了解
自己的能力而不自觉地散发出来的自
信，无论如何旁人都无法质疑她。他觉
得心里某个地方在微微跳动，让他不由
自主地不敢再正视她，只能转而掩饰地
掀开车帘，往后看了一看。

选妃已经结束，闺秀们各回各家，

一众车马离开大明宫。
去年的荒草依然在道旁，今年的新

草只有两三寸长，在枯黄中夹杂着斑驳
的绿色，风吹来的时候，一层灰黄一层
嫩绿，缓缓变幻。

跟在他们后面的，正是琅邪王家的
马车，一个老仆人赶着两匹健壮的杂色
马，不疾不徐。

他放下车帘，说：“王家的马车，就
在后面。”

黄梓瑕想了想，站起来打开车门，
说：“等到了前面的路口，我先下去。”

“急什么，我又没限定时间。”
“我当然急，我希望能早一天回蜀

地！”她说着，眼看已经到了路口，趁着
马车拐弯时减速，她跳下去了。

李舒白掀开车帘看去，见她只一个
趔趄就站住了身子，便低头看手中的小
红鱼去了。

黄梓瑕目送夔王府的马车向永嘉
坊驶去，她则转身往安兴坊方向走去。

王家的马车果然缓缓在她身旁停
下，车上有个中年妇人掀开车帘，问：

“你不是在夔王爷身边伺候的那个小宦
官吗？这是要往哪里去？”

她抬头笑道：“多谢大娘关心，我要
去西市买点东西。”

妇人回头和车上人说了几句，便笑
道：“我们要去的光德坊正在西市旁
边。若小公公不嫌弃的话，正好可以带
你一程，不知小公公意下如何？”

黄梓瑕推辞道：“不好吧，怎么可以
与贵人同车……”

“哎呀，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你是王
爷身边的人，我们见面的机会多着呢。”
那妇人眉眼弯弯，笑着打开车门，让她
上车。

黄梓瑕上车后，见王若端坐在车
内，她赶紧见过准王妃，又谢了那妇
人。妇人看上去已有40多岁，却风韵
犹存，眼角的皱纹更为她添了一种妩
媚，可以想到，她年轻时必定是个美人。

黄梓瑕坐在靠车门的座上，用眼角
瞥着王若。她的坐姿十分优美，双手交
叠轻轻按在左腿上，在藕荷色绢衣的广
袖下，露出她的一双手，纤细而柔美，雪
白指尖上是粉红色的指甲，指甲被修成
完美的形状。

黄梓瑕看着那双手，心想，以前在
蜀地的时候，自己虽然是使君家的小
姐，却每天想着和哥哥还有禹宣一起
出去骑马踏青，甚至连击鞠、蹴鞠都玩
得比男人疯狂，哪曾这样保养自己的
手呢？

正在走神时，忽听到中年妇人问她：
“小公公一直在王爷身边伺候着吗？”

她赶紧摇头，说：“才几天而已，之
前都是其他公公伺候着，不巧这次，王
爷近身的几位公公都染上病了，就临时
将我调来使唤几天。”

“那也是因为小公公做事稳重，所以
才得王爷信任。”妇人笑着，又打听道，

“那小公公可了解王爷的日常起居？”
“日常……也不是特别了解。”她诚

实地说，“我笨手笨脚的，也并不会伺候
人，只偶尔跟王爷出来走走。”

“你毕竟是王爷身边人，定是深知
的。”妇人笑开了花，“小公公，你跟我们
说一说，夔王爷喜欢什么颜色，爱吃什
么东西，身边侍女多是什么性情的？”

黄梓瑕忽然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难以应付的局面：“夔王爷
他……不太喜欢别人老跟着他，他经常
独处，至于侍女什么的……我没见过。”

他有严重洁癖，性格冷清，很难对
付。她在心里加上这一句。

“大娘。”王若终于忍不住了，轻轻
唤妇人一声。

黄梓瑕这才发现，王若已经快将头
埋到衣服中了，晕红的脸颊如同浅醉，
有种说不出的动人。

“哎呀，我家姑娘真是的，既然已经
收了信物，早日了解王爷，也是理所应
当的，对不对？”妇人赶紧搂住王若的肩
笑道。

黄梓瑕这才从她那一连串的问话
中得空，说：“姑娘不必担心，夔王是一
个很好相处的人，而且，姑娘是琅邪王
家的千金，又生得如此美貌，王爷既然
在这么多人中一眼看上了你，必定爱若
珍宝，白首不离。”

（摘自《簪中录》 侧侧轻寒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


